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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荷
湿地
□ 王迩宾

想必你的前世
是一阕宋词
今生才有这样的
烟云缥缈
鸟语花香
才有隐约依旧的
一边划船
一边赏荷的游人

微笑的涟漪
似乎在说
风仍然有韵
云仍然有章法
水仍然有灵气

是谁的词忘记了
那边装扮成荷花模样的
渔女可以作证
那些从芦苇中惊起
与游人
擦肩而过的渔歌
也可以作证

我相信
一千棵树
连着一千棵树
肯定是古典的佳句
宁静的水面上
湖鸥和水鸭
开学了
学飞翔
学唱歌
这些肯定都是文学的风景

而夕阳
一直将船帆远影
当作词牌
直到把最后一只归鸟
写入树林

红荷湿地
我把思绪留下了
能否做你的留白余韵
如果不可以
我就做你的
永远的读者

□ 郑学富

掉链子

倚着门框看风物
□ 房子

桂花馥郁浸古城
□ 刘娟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
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
中第一流。”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
照的《鹧鸪天》所盛赞的，正是桂
花。此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整
个台儿庄古城里也弥漫着浓郁的
桂花清香，只是身在广寒香世界，
却不知何处得来这许多香？这样
美好的季节，倒不妨放下世间纷
扰，去古城深处去找寻桂花芳踪。

桂花的花朵很小，不仔细看都
看不出来，这也是桂花之所以赢得
人们赞誉的原因：朴实无华，像淑
女般地安静恬淡，无声地展示着它
独有的魅力和气质。但桂花的香
味，热情而又奔放，甜甜的、浓浓
的，熏香了阳光，染香了空气，沁人
心脾。

可这浓郁的桂花香，在热闹熙
攘、人来人往的大衙门街上却仿佛
羞怯了起来。小小的花朵偶尔探出
头来，一阵清香迷满了伊人的嗅
觉。但待伊人停下脚步仔细追寻这
香味，它又嗖地一下逃了回去，躲
在白日里同样安静的、沉默着的花
灯后面，注视着街上往来的人群，
和对面参将署门前骄傲绚丽的、毫
不保留地张扬着自己的石榴花以
及硕大的石榴，颇像个羞涩的、还
没见过世面小姑娘。

沿河路上的桂花就大方得多
了，许是近水楼台，这几株桂花树
更亲近运河水，也更得运河的滋
润，与万家大院几百年的白果树为
邻，听惯了船工的号子，也听多老
台儿庄的故事，莫名地端出一份大
气的范儿，无端地让人生出几分亲
切来。

驿站广场前的桂花树愈加见
多识广。台庄驿的招牌悬挂数百
年，来来往往的官差进出驿站，带
来了远方的消息，带来了古运河的
繁华，也开阔了台儿庄看世界的视
野。如今“一河渔火，歌声迤逦、夜
不罢市”的繁华再现，两棵桂花树
一份了然于心。船妹子的橹打破
了河面的宁静，一首“小城故事”，
和着浓郁的桂花香，醉了人心。

要不怎么说古城里的桂花都
是有品格、有灵魂的？“天风绕月
起，吹子下人间”，兰婷书寓前的
桂花树，难道来自那遥远孤寂的广
寒宫？慰藉了天上的孤苦之人，又
满怀悲悯之心来慰藉凡间的苦命
人？漫长岁月里，多少月圆之夜，
兰婷书寓里的姑娘们推窗赏月，嗅
着桂花香，满怀期待地许下心愿：
惟愿觅得良人，脱离苦海无边，从
此天涯路短。承载着太多期许的
桂花树，也许也添了不少心事，

不然，它怎么莫名地多出了几分
灵气？

同样有心事、有灵气的桂花树
长在了月老庙前。自古道：“千里
姻缘一线牵”，古城月老庙千百年
香火不断，月老手中的那根红线不
知成全了多少痴男怨女的天作之
合。可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
不怀春？赶上那月老忙不过来，痴
情的人儿便只能将心事寄托在那
一条条红丝线，一把把同心锁上，
隐秘动听的情话，也只能说与庙前
的桂花树听了。听多了甜言蜜语、
海誓山盟的桂花树，多了份娇嗔、
多了份妩媚，竟愈发动人了。

同样是香火浸染，泰山行宫前
的桂花香却多了份大气端庄。“北圣
母，南妈祖”，圣母泰山奶奶的追随
者们，将这里变成了香气缭绕的大
道场，竟盖住了浓郁的桂花香气，非
得走到明德门前细细嗅。一棵像灌
木般矮小不易发现的桂花，在这里
闻香读文。到底是被这沉香的气息
和“明心明智明大道”、“德国德家德
神州”浸染，愈加低调内敛了。

如果说这些桂花树都略偏阴
柔，那么关帝庙里的这株桂花树则
充满了阳刚之气。虽然关帝庙里
只有一两棵桂花树，但它并不孤
独，它的兄弟、它的战友，正耸立在

前面的清真寺里，守护着高耸的望
月楼，也守护着台儿庄的第一道防
护线。历经战火洗礼的桂花树，是
战争的亲历者，也是战斗者，是台
儿庄人民的守护神。如今，骄傲
的、活下来的桂花树，愈发地意气
风发，它们依然像个骄傲的战士，
站成了古城的脊梁。

更多的桂花树零零星星地分
布着，在潺潺的溪流旁，在隐秘的角
落里，在河流的另一畔，不见踪迹，
只闻花香。但在古城里最有烟火气
息的美食街上、商业街上是没有的。
桂花树不喜这样的人间烟火，但却
阻拦不了爱它的人把它变成渗透在
人们生活和生命里的存在。男人们
喜欢的桂花炒肉，桂花酒，女人们喜
欢的桂花饼，桂花精油香水脂膏，一
心想着远离凡世喧嚣的桂花树，挡
不住人们对它的喜爱。

即便只是零星的分布，这个季
节来台儿庄古城，站在前面打头阵
列队欢迎的，肯定有桂花的身影。
但它并不张扬，就在小角落地默默
地瞅着、瞧着，在这默默注视的目
光里，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来了，又
离开了，但身上，肯定少不了带走
一缕台儿庄古城的清香。

这是台儿庄古城秋的味道。
金秋桂花开，馥郁浸古城。

我在一个朽木门框内，靠着
黑漆漆大门，眼睛的色彩暗淡下
来。那时，粗糙的老槐树突然在
一个白日被伐倒，我整日坐着空
想的地方，裸露在强烈白日光芒
下，我无处躲藏。站在雨水连绵
的屋檐下，嗅着潮湿的清冽气
息，感觉身体也很通透。

想起很久之前，土地开始被
分配到个人，庄稼产量在一夜之
间增收，吃饱了肚子，昏聩的大
脑开始发芽，朵朵的红花在目光
里精神起来。新衣服穿在身上，
像一面旗子。一件新的衣服会滋
生一种内心的火焰，一个日常的
白面馒头成为好日子的资本。米
饭、肉和鱼都在逐渐地进入憋屈
的胃。四季被调节的色彩斑斓，
我的内心也升起了虚幻的妄想。

生活在走上坡路，走着走

着，树就高了，水就少了。人就
大了。烟就多了。欢喜的眼泪
多，行走的悲伤也多。来不及看
身后，来不及对照春天看一眼自
己，就走了。在乡村之外一定有
什么东西变化得更快。

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土地，
从庄稼的青青草地，到只有街道
和楼房的城市。距离是一种永恒
的遥远。一个物体析出精神感
受，比所有的文字都能精准地说
明一个人在距离的两端心理上永
恒的差别，并永远不可能被另一
种东西所替代。我无论站在哪一
个方向，都能感受到另外一个方
向的牵引。于是很多年自己就在
两头奔跑，来来回回，几乎就是
一眨眼之间，事物轮转，记住了
过程，也忽略了过程，于是自就
变老了。

现在，我站着，而后弯腰，
从逆水不动的地方拣起椭圆形的
树叶，一片夭折的绿叶，在泥水
里被砰然溅起、落下，那些没有
停止的回合，看起来毫无意义，但
我却对此长久地入迷，我想起一个
人，一个记忆中的人的衣服颜色、
表情、声音，浮现在树叶的纹理中，
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我反复把手
掌翻来覆去看着，那些纵横凌乱的
纹路，没有什么指向，也没有任
何暗示。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
人的身影，在失落、孤独与无助
中，那种念想。

我不远处，是一片空旷的地
方，再往远处是一丛树林。小树
林那边升起了烟雾，起初我以为
是谁家的炊烟，定神之后，发现
那是雾。从烟火到雾，其实是我
穿梭物质与精神的一个幻象。仿

佛我从生活里来，到了一个虚拟
的场所。那些雾不断地弥漫，渐
渐地侵略到了我面前的小广场
上，那个场地里的篮球架和一片
石头砌的台子，渐渐被笼罩住
了，我看不清楚它们了。

一切都沉入混沌之中，它们
都是沉默的，裹挟着我的身体和
念头。但我知道，沉默中，那些
事物浸透着时间的纹理。那些水
汽应了大自然的感召，藏匿了树
木的生长。这个深秋，那些败落
的树叶从远处，被风吹过来，在
眼前的一小片地方翻滚着。它们
运动着，像一种秘语，尽管这些
叶子在离去，在不久化为泥土，
但它们仍然在风的吹动下，有着
生命之美的姿势。让我的目光跟
随它们，看尽这个傍晚的一些生
动与绚烂。

副镇长李库山正在收拾东
西，准备下班回家。这时，镇党
政办公室的秘书小刘急匆匆地过
来通知说：“明天早晨 5点半，在
运河南张庄村集合，开水稻机器
插秧现场会，严书记特别要求，
不准迟到，按时参加会议。”

李库山听了，不禁嘀咕道：
“严书记的开会作风和纪律真如其
名，太严了。”

严书记年近50岁，24岁就当
了乡镇党委书记，干了 20多年书
记，全县 10个乡镇干过 6个，就
是因为爱批评人，县委组织部一
来考核干部，群众评议这一关，
严书记总过不了半数，所以一直
提不起来。县里的领导看他年龄
大了，也很关心他，把他从最偏
远的乡镇调到县驻地运河镇。严
书记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开现场
会，而且还都是在一大早，骑着
自行车转遍全镇20多个村居。

李库山忘不了前几天发生的
事，镇里开三夏防火现场会，张庄
村党支部书记张继全晚来了两分
钟，严书记当着众人的面，劈头盖
脸地把张继全批评了一顿。批评
完后，严书记还不解气，在镇大院
的太阳底下画了一个圈，命令张继
全站在圈里不能出来。张继全人
也老实，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上午也
没敢出圈。等严书记散会回来，

看到他还在圈里站着，连忙喊
道：“解散！”张继全才敢出来。
后来大家都说这是“画地为牢”。

李库山知道严书记的脾气，所
以回到家吃过晚饭后，手机定上早
晨 5点的闹钟，就上床睡觉了。老
婆在一旁推他，想亲热亲热，李库
山也没有兴趣。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李库山因为睡得早，忘记给手
机充电了，到半夜手机就没有电
了。睡到第二天早晨5点20了，闹
钟也没响，还是一旁的老婆把他喊
醒的。李库山一看表已经 5点 20
了，连忙穿上衣服，也来不及洗刷，
骑上自行车就往张庄奔。

从驻地到张庄得过运河大
桥，需要 20多分钟的时间，李库
山可焦急了，心里想：这次肯定
得迟到了，严书记肯定得当着大
家的面批评我，我大小是个副镇
长，也算是镇政府的领导干部，
这脸往哪搁。更何况他万一再

“画地为牢”，让我晒上一上午，
我这个副镇长在村书记面前真抬
不起头了。手机也不架势，关键
时候没有电。李库山一边蹬车
子，一边想点子，突然，他急中
生智，有了。这时他跳下自行
车，把车链子扒下来，两只手往
车链子上一抹，随后又在地上抓
两把土，一双手满是油和土。

在张庄村头，参加现场会的

镇干部和各村的支部书记都到
了，严书记看到 5 点半了，说
道：“小刘，点点名。”小刘点完
名报告说：“严书记，李副镇长没
到！”严书记听后脸沉了下来，转
脸问身边的孙镇长：“你没安排他
别的事吗？”孙镇长忙说：“没有
啊，要安排我也得给您汇报啊。”
严书记的脸阴得更沉了。大家一
看严书记又要批评人，平时与李
库山走得近的人不禁捏了一把
汗，那些与李库山有过结的人一
脸幸灾乐祸，准备看热闹。

正在严书记准备大发雷霆，
众人各怀心态之际，只见李库山肩
上扛着自行车，满身泥污，汗流浃
背，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还没等严
书记开口，李库山破裤子先伸腿，
向严书记喊道：“严书记，我耽误开
会了，请您狠狠批评我。”严书记一
看李库山的狼狈相，不由地问道：

“别人都是骑自行车，你怎么自行
车骑人了？”“唉，别提了，严书记，
我是起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关键时
候，这自行车掉链子，没办法，它骑
着我来了。”李库山叹了口气，无
可奈何地说。

严书记真是哭笑不得，他在乡
镇摸爬滚打二三十年，什么场面没
经过，他心里明白的，但是此情此
景确实不好发作，他强忍着怒火
对孙镇长说：“开会吧。”这时，孙镇

长开始主持会议：“同志们，根据
会议安排，先参观张庄村的水稻
机器插秧现场，然后在张庄村会
议室集合，严书记作重要讲
话。”话音刚落，大家纷纷骑上
自行车前往插秧现
场。李库山心里的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
地，紧绷着的脸松弛
下来，把自行车从肩上
放下，挂上车链子，飞身
上车，追赶人群而去。

更正：10 月 13 日
运河版《天高云淡》一
文的作者应为“郑
学富”。

（小说）


